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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原理》出版前言

黄万里，苦难背景上挺立的高贵灵魂，怀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水利工程专

家。他在水文学、水文地貌学、河流泥沙动力学及治河工程学等领域有高深的

造诣，却长期被剥夺参与教学、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的权利，被剥夺发表意见

的权利，学术著作不得出版。

但黄万里没有放弃、没有沉默。“我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

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白天接受批判和劳

动改造，夜间研究黄河，撰写《治理黄河方略》；长江遭遇特大洪灾，他自责

未尽匹夫之力，主动要求为研究生和教师讲授治水原理课程；身患癌症，他依

然沉浸于长江、黄河问题的研究，不断向主管者发出建议。“作为科学家、工

程师、公民，只要他是身份角色所允许，他都尽力去做了”（李锐语）。

历经半个世纪的抗争、磨难、屈辱，黄万里精气耗尽、疴疾沉深。他的学

生和同事，敬佩先生的人品，不忍看先生的学识被遗忘、湮灭，于 2001 年初，

先生九十华诞之前，开始收集整理其文稿。在清华校内外师友的支持和泥沙研

究室同仁的资助下，编印了《黄万里文集》五百册，于黄先生九十岁生日在

亲朋好友间赠阅。七日后，先生离开人世。这位被赵朴初叹为“不仅有诗人才

华，更有满腹的治水雄略与学问”的专家，临终前看到自己的唯一著作就是这

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毛

泽东当年一面钦定他为右派分子，一面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但他的

诗词始终未能出版。

本书在《黄万里文集》的基础上由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的教师、黄万里

先生的家属和本社共同选编，包括黄先生的水利工程学的基本理论研究、部分

学术论文和讲稿以及少量诗词作品。黄先生毕生研究中国水利问题，他对黄河

治理、防洪减灾、水资源利用、长江三峡工程、海河淮河治理、南水北调和引

水入黄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真知灼见。他说：“作为水利工程师，我不否

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

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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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

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

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本书首次将黄万里先生的这些宝贵文献集中出

版，按其论题分为“三门峡工程篇”、“黄河治理篇”、“三峡工程篇”、“水利

工程学理论篇”，每篇前面由清华大学水利系杨美卿教授加了说明，从专业的

角度介绍了所选文章的意义和价值。书前用黄万里先生的学生王三一院士的纪

念文章代序，他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足以代表黄先生的学生后辈的心

声。“黄万里生平”及诗词注释由黄先生的长女黄且圆撰稿，读者可一窥先生

的人生历程和文采心境。

黄万里的意义，不仅在学术，更在于他坚守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高

贵人格及由此而生的“中国特色”的悲剧与教训。当年参加三门峡水库工程

论证会的有专家七十余人。对如此重大的水利工程，专家们当然不会没有研

究，但在论证会上，他们却放弃了知者的责任，个别“专家”更曲学阿世，

附和“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为建坝大唱赞歌。误国误民的工

程，就这样通过了“科学”的“论证”。黄先生孤军奋战，在会上力陈三门峡

坝不可建的理由。“人命关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他成了众矢之的，

被罢黜终生。但他的预言，后来却逐一为大自然所无情证实：大坝蓄水才一年

多，十五亿吨泥沙就沉积在三门峡上游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 4. 5 米，

农田碱化，洪灾连年，数十万人被迫从富庶的渭河谷地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

啼饥号寒，催人泪下；大坝不得不一再改造，工程损失百亿元（相当于现在的

千亿元），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蔓延，灾患日甚一日。对这一切，任何人不

需要承担责任。唱赞歌者成了“学术泰斗”，至今还把玩着中国一条条江河的

命运；黄万里却只有对隅而泣：“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

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面对三门峡水坝的惨局，也只有黄万里悲歌以

当哭，发出良心的责问：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治国犹治水也。本书名《治水原理》，是我们相信每个读者都能从黄万里

的故事中寻求到治水治国的原理和教训。我们期望《治水原理》的出版不仅

有助于黄万里学术和人格的传承，更有助于启发读者对国是的思考，疏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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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机制，改良我们的生存环境，唤回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让中华民族

这条古老的大河自由奔流，清澈、美丽。

清华大学水利系杨美卿、杨铁笙、任裕民老师为黄万里文集的整理编印和

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义胆热肠令我等“出版人”自愧，本社谨

对三位老师表示敬意。书中的术语、名号、格式、符号及计量单位等悉从作者

原稿。读者对本书如有批评或建议，可电邮至 netishj@yahoo. com。

暨南大学出版社

周继武

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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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黄万里先生（代序）

王三一
?

黄先生去世快一年了，我们这些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深深怀念他，敬仰

他。

黄先生是毛主席钦定的大右派，是个对黄河、长江治理有独到见解并屡与

决策者相左的人；黄先生也是个贬褒不一的人，有些人讨厌他，说他有“反

骨”，不切实际，不识时务；也有许多人喜欢他，敬佩他的为人，不违心、不

唯上，只认理的傲骨，赞赏他学术上精辟、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富有创造

性精神。是非曲直，历史自会有公断，但不论如何，黄先生一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上一世纪一代知识分子伴随着国运经历的坎坷。

我们解放初在唐山工学院受业于黄先生。这所学校也是黄先生的母校，其

前身是清末时的路矿学堂，教师多半是留洋的，但学校里也有浓重的中国文化

传统，如重视学生品德，尊师重道等，学校像一个大家庭，几百个学生，几十

个老师，亲密无间。当时年逾古稀的留美罗忠忱教授就被尊为这个大家庭的家

长。1950 年初得知要来一位新教授，留美博士，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当

时国内大力宣传苏联水利建设成就，尤其是水利水电的一些伟大工程，而新中

国也要开始治理江河，这使土木系水利组的学生们尤为兴奋。初见黄先生时，

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悠闲潇

洒，对爱穿长衫不苟言笑的罗先生却十分恭敬（四十余年后，黄先生寄阅他于

1992 年 12 月写的“先师罗公建侯忠忱 20 年祭”，方深知黄先生对老师的尊敬

和对母校的深情），给人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以后和黄先生接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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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才知当时感觉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在他的一生中，中西文化融合远

为深刻，他学贯中西，重视科学民主，特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贫弱祖

国和苦难深重人民有深厚感情，尤其是为人堂堂正正，刚正不阿），学生们对

此都十分好奇。当然最吸引人的是他的讲课，非常有魅力，态度从容，谈吐幽

默，思路开阔，立论新颖而又能深入浅出，让听课者概念清晰，谆谆善导，引

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大力推行教学要向苏联学习，但他似乎不太理会这

些，我行我素，并不去热衷引进苏联教材和强调专业化设置课程，而是强调要

培养一名优秀的工程师，知识要宽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

未想。后来渐渐知道这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学习目标，是他深有体会、深受其

益所走过的学习道路。所以当年他坚持学生也应沿此道路走下去，不人云亦

云，赶一时潮流。1951 年暑假他带领我们去淮河见习，旅途十分艰苦，爬山

涉水，有时夜宿农家，席地而睡。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博士和大教授的模样了，

他头顶草帽，背心短裤，顶着烈日登山，挥汗如雨。如今我还记得他那肥胖的

身躯，沿着曲折小路，一步一步缓慢不停地往上攀登，一边还和我们谈笑风生

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

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率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

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错误的，不是来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单位

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

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成大灾了。”此后我们

多次感受到黄先生常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轻松中又极为严谨地重视正名和逻

辑。实习时，有时遇溪流，大家就赤脚过河，黄先生也毫不在乎。后来黄先生

告诉我们，留洋回国后，当时有请他去当教授的，当官的，但他的第一选择是

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和测工们一起去查勘四川的岷江、涪江等河，不但和工

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常怀念他们，特别是因工坠河牺牲的工人），并且

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对川江特点的感性认识。近半个世纪后他反对修建三峡工

程，其中主要一条理由是库尾将为卵石堆积，淤塞重庆港，回水抬高淹没江

津、合川并还将逐渐上移殃及其上的坝田、城镇。目前三峡有关泥沙计算，不

论是数学模型还是物理模型他都认为是严重失真的，因为没有反映这条河流演

变的特点和那些源源不断随水流在河底滚动而来的卵石（现时无法测得此资

料）。这些都是他当年在查勘中亲眼所见，每当冬日，河水一清见底，沿河床

滚动下移的卵石清晰可见，更何况洪水期。当时他就深究这些现象，深究长江

河谷地貌，地层演变历史，从而谙知长江特性，今日方能提出不雷同于一般的

三峡工程不能建的立论。黄先生经常启发他的学生重视观察自然现象，要善于

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去思考，深究这些现象，从而解读大自然这本最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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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科书。在见习中，几乎处处有教材，处处都是书，并且比实习大纲规定的

内容有趣得多、生动得多。记得在淮河上，看见船工张帆行船时，黄先生就出

了一道船行八面风的题，让我们用力学观点分析风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

用。在淮河润河集看见了巨大的钢闸门，黄先生说：“这门要挡很大水压力，

结构很强，压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对闸门可能产生的振动，也会溃于一

时。”当时他打了一个比喻说：“你们都看过水浒，知道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

杨柳的故事，”边说还边做了个拔树姿势，“其实花和尚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拔不起一棵大树，而是他找了一个窍门：反复摇动这棵大树，有节奏震它，松

动了方能一鼓作气拔起大树”。当到梅山水库时，设计人员正在设计大坝，黄

先生就即兴谈到坝型。他利用魁梧肥胖体形，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

重力坝，因为我重，你们推不倒我，稳是稳了，但并不算聪明。拱坝就巧妙

了，利用拱结构向两岸传递水压力。”他说着把脚一收，然后双手向左右方向

一撑，“这样撑着两边，即使是一个瘦小个子也未必能推倒我，材料可就省多

了”。在淮河及支流中，我们看见了峡谷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开阔处弯曲的

河道，两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黄先生要我们注意这些自然现

象，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

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

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

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

这也可以看出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

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在以后教学中他常海阔

天空地谈论天文、气象、地质、地貌、数学、力学来解读这些现象，阐其要

义，浅而易懂，启而有止，留下空间给学生们去想象，因而学生特别觉得有兴

趣，终身都铭记先生的启蒙之恩。以后读到黄先生治江和有关水资源许多不同

凡响的专论，才深刻体会到由于他的博学、善思和深厚的功底方能建立他独特

的治水理论，自成一派。

1953 年我从清华水利系毕业后曾一度在北京参加江西上犹江水电站设计

的水文分析工作。当时缺乏水文资料，流量系列都很短，相对较长的是雨量资

料。如何用暴雨推求洪水，我多次求教黄先生，得益匪浅，使我较顺利地完成

此项任务。先生早在 1935 年和 1937 年留美时，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就提出

了有创意的“暴雨洪水统计分析”和“瞬时流率时程学说”的理论。他讲授

这部分内容时十分精彩，至今难忘。他从正名开始，指出惯称流率为流量是错

误的，流率深含时间这一重要因素。进而阐述流率是如何形成的，乃是集水区

内不同时间不同大小的降雨，远远近近，先先后后通过地表、地下不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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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慢慢地正好此时同时汇集流经河流的某一断面。有如戏院的散场，某一时

刻同时经过大门出来人群数量，他们有前排的，也有后排的；先后起身，快慢

不一，但都在某一时刻同时经门而出去了。他用生动比喻说明集流形成洪峰的

原理，然后又进一步说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场大雨降落的强度在集流区

内时空分布是变化着的，雨滴落地以后，它们的行程和速度也十分复杂，受地

质、植被、地形（集雨区大小、形状、坡度、河谷形态）诸多变化因素影响。

至于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最大洪水就更复杂了，需要工程师具备多方面的学识

和经验，如天文、气象、数学概率论、工程安全风险和工程经济诸多学科。听

了他的讲课，能使学生全面去认识一个问题，开拓思路，深究奥秘。

以后我就到南方工作了，直至 80 年代初才重见黄先生。那次我去清华大

学看望他，他正好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中心开会。历经二十多年的坎坷，他显

得苍老了，我一时倍感心酸语塞，好在先生非常开朗乐观，仍像以前一样热情

健谈。当询及我近年工作时，我兴奋地告诉他 70 年代我下放到贵州，参加了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这是在岩溶峡谷地区，地质十分复杂条件下建成的当时国

内最高的大坝（165m高），并在泄洪消能、基础处理和总体布置方面均有创

新突破。他听了十分欣慰，但同时又告诫我，一位优秀工程师不但要有能力设

计好的枢纽工程，解决各种复杂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知道一条河流的特性，

全面作出治理方略。他还给我谈了三门峡教训，这使我进一步加深认识黄先生

治学高明之处，能从高处全局和整体把握问题，尤其对大江大河，不能只见一

坝一闸一时之功，而首先是整体治理策略要符合自然规律、客观实际。这也是

黄先生关注长江、黄河和水资源这些大问题时的过人之处，故能为之付出毕生

心血和沉重的代价，无怨无悔。

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读到他寄赠的近作、论文和诗词，深感黄先生不仅是

一位一心研究治河的鸿儒，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感情、非常有文采的爱国诗

人。他的诗词对国家、人民、同窗、学生情重意深，才情横溢。他的《治水吟

草》自序，文如其人，充分显示了他的气质，特别是赤子报国之心和耿直坚韧

的秉性跃然纸上。他也十分喜欢赵朴初先生为《治水吟草》题的诗，真迹挂

在书房里：“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公钦饱学，不祇是诗才。”书房还

挂着一幅金克木先生题赠的：“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

谁先见，太息泥沙塞巨川。”看来先生是欣赏两位大师的认知的。

晚年的黄先生既有心情舒畅一面，也有焦虑的一面。他曾多次外出讲学，

也曾到长沙，内容主要是结合黄河、长江讲治河方略。黄先生时年已八十高龄

且身患癌症，我们建议活动安排得稍轻松一点，也去看看楚湘文化，名胜古

迹，他均婉拒了，一心在讲授他的治河之道。我数次请他稍事休息，请他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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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他一直不理会，一口气站着讲了 3 个小时，似尚言犹未尽。精神之振奋，

内容之精辟独到，令听者心醉，仰慕不已。我当时仿佛见到 40 年前黄先生授

课时的神采。他完全忘却了高龄病重，我们也十分担心有损他的健康，会下师

母告诉我“你是劝不住他的”。后来黄先生癌症多次转移，先后动了四次手

术，这期间我去探望他多次，每次都见他伏案工作，泰然处之。他说：“我现

在仍每天工作 6 小时，也练练太极拳，并且还希望重返讲堂，将一生学的东西

交给年轻人。”这期间见到登门探望他的学生就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谈论治水

之道和三门峡的教训，尤其是对建三峡工程的忧虑。师母见他谈累了，劝他控

制一下，他却天真得像孩子一样央求：“让我再谈十分钟。”等他停下话音时，

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

黄先生去世前我去看他，人又消瘦了许多，病又重了，但他却关心我的病

况。我在 1999 年也得了肝癌，先生和师母多方关心，为我介绍和寄赠药物，

鼓励我战胜疾病。最使我难忘的，也是最后一次他和我长谈中的一番话：“知

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误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

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

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 30 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

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 7 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

论，杂志上也不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

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这席深情的话

感人肺腑，既充满了赤子报国热忱，又深为一生奋斗的学识未能致用而感到隐

痛，自知在世时间不会太长了，对治水决策，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不久黄先生

过完了 90 岁生日，便离开了他眷恋的这片土地、江河和人民。我想先生留下

的高尚品格和渊博学识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

安息吧，一代良师！历史会记着这一切的！

200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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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生平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

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1911 年 8 月 20 日生于上海南市

施家弄，2001 年 8 月 27 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 90 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

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

王纠思。

童年时代，因极顽皮，母亲将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也托至亲代管。

1921 年至 1924 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燮钧先生所看

重，严加培养，课业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皆以最优

生毕业。

青少年时代家教极严，万里先生临终那一年曾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

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

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

“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

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

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曾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

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不是仅求戒在言行，乃是

要求从内心出发。自己纵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骄也，如此乃能彻底去掉

傲气。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

友背后朗读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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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骄，而终未能做到“从内心出

发”。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悲哉！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

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

专业》。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

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

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 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 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

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 年毕业。

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

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

山交大出版。

1933 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加建造江山江铁桥。他一心勤于工作，

亲手制作桥墩的沉箱，并亲自打气桩，曾连续驻守工地 27 小时。又为工人代

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出来做工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为众工人、工程师所

爱戴。当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时，工人们依依不舍，纷纷到车站送行。

1934 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 1931 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 7 万人；

1933 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

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

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

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

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

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

起。1935 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他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

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

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

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获得工程

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

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

河 1936 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

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

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

题。留美期间，他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 年抗日战争前夕，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由日本横滨登轮的丁玉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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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两人一见钟情。丁玉隽女士，国民党元老、山东同盟会创始人丁惟汾之

幼女，因局势紧张由日本东京女子医专退学回国。不料当黄第一次造访丁家

时，因丁惟汾先生知其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纳。后由其父央媒说亲，两老人相

见后便大喜成好友。1937 年 11 月，他们便在逃难途中于江西庐山成婚，从此

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自豪地称此为“各出名门天赐

姻”。

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

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

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黄万里

赴四川先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

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

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

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

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 40 多名工

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

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

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

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

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

署技正。1947 年至 1949 年 4 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

员会委员。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

队（后改为工程队），拟定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

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拟定通盘计划。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整修水

渠、水库多处；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达玉门、安西、敦煌。他和局内同

事一起，坐骡车、骑马到达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勘察地质、水

文，直至遇匪才折回。经实地考察，发现该地盐碱化、沙化的症结在于直接分

流河水灌溉农田，抬高了河床，而使地下碱水无出路，导致地力大损。他提出

另开灌渠或打井浇田，而保留原河流作为天然排水道的改建方案。至此，他治

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首先要弄清河流的特性和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

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一条河流，既有给水的作用，复

有排水的作用，端看人类怎样合理地利用它了。在后来治理黄河的争论中，他

称黄河“是一条好河”，初听起来惊世骇俗，从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出发，就

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河西考察途中他赋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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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除田空柳蘖黄，荒村日落倍凄凉。

远看满地银般碱，疑是昨宵陌上霜。

马背轻身奔牧野，胸生奇策授锦囊。

怀才到处好献技，独爱苏山君子乡。

归来后他又写文章《伟大的民勤人民》，赞颂当地的民风，投稿报社。可

见他对黄河及黄河两岸人民的深情。当时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正在

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他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向省府筹粮

供给培黎师生，并在该校向学生讲演。

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

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

学》、《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严格，听课者须做题、参加考试。与此

同时，为水利工程建设他还需向四方筹集资金，包括向银行、水利部筹款甚至

申请美援。当时内战正烈，他很为建设资金短缺、民生之艰难而浩叹。

他曾向局内同仁讲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向其上司甘肃省府的官员

宣讲计划经济。这是由于他留学美国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质，大的水利

工程需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所认同。加

上他同情民众，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或许是他接受新社会的思想

基础。

他到任仅半年，就因不愿处理局外的行政事务，不善官场应对，要求辞去

水利局长职务，只任总工程师，他宁愿多发挥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作用。他

还因经常缺席省务会议，引起省主席的不满。这是由于受到长兄哲学家黄方刚

的影响，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过问政治之故。

1949 年 3 月，黄万里奉父召自兰州到香港。当时，其父黄炎培已因受蒋

介石政治迫害先期抵港。经父亲的介绍，他见到了共产党驻港代表潘汉年。潘

要其游说兰州西北驻军副司令兼甘肃省主席郭寄硚起义。他回到兰州与郭谈

后，郭仅笑答：朱德等以前是相识的。郭反告黄，黄在兰州已处险境。

1949 年 4 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 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

在港期间，其兄黄竞武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及其妻均利用社会关

系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告无效，黄竞武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于上海南

市。1949 年 6 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祖国，在上海

受到陈毅等首长的接见。他没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学的邀请，留下来任教

授，而是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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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8 月 15 日离沪，17 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领

导人的接见，他们均嘱其留在北京工作。黄万里因已受聘东北，没有留京。

1949 年 9 月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他曾为局内培训技术人员，

讲授过《水工学》、《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等。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到营口、

齐齐哈尔等地区视察水利灌溉工程。每到一地，都对该处的工程技术问题提出

自己的见解，向当地的技术人员做报告，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写出提案

或报告。这类报告计有《东辽河水利工程的意见》、《东北灌溉工程的经济考

察》、《对盘山农场的意见》、《对于查哈阳农场的意见述要》、《对于哈尔滨天

理灌区工程的意见》以及《东北稻田用水量可否减低？》等。对于每一项工程

他都十分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是黄万里解放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虽然他的父亲在信

中语重心长地嘱咐过，要他“靠拢群众、靠拢党”，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

作，但终因未能妥善处理局内的人事关系，导致他辞职另就。

1950 年 6 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由于他兼备渊博的学识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他还采用新法，开卷考试。他前后

教过的三届学生，毕业后都成为水利工程的技术骨干或高等学校的教师。在全

国仅有的六名水利工程设计大师中，就有两人是他的学生，他为此十分骄傲。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学里，还有他求学时代十分尊敬的老师在

任教，还有他学生时代的工友在值勤，这里的同事有些成为他终生的好友，他

和这里的师生员工亲如一家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虽然在以批判亲

美（国）、崇美、恐美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的

重点，但他诚挚热情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在他调职即将离校的前夕，认真地

写下了“对于本院改革教学以提高质量问题的意见”（该校改名为唐山铁道学

院）呈送校方。此意见书实事求是，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教学也不无

裨益。

1953 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工作了近五十

年，直至去世。在 1953 至 1957 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

《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水文科学

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20 世纪 50 年代初，正值新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

推动经济发展的时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近代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

灾，治理黄河也就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当权者政绩考核的亮

点。当年中国政府曾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

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 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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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 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开

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当时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会议，

征求意见。黄万里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他说，会上除温善章一人提出改

修低坝外，其他人均附和苏联专家的方案，只有他一人从根本上反对在三门峡

修建大坝，可谓舌战群儒。

他在会上的发言未见公开，但从他发表于《中国水利》 1957 年第 8 期的

文章《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该文系 1956 年 5 月作者

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在《中国水利》上被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及

1957 年 5 月发表于《新清华》第 182 期的短文《花丛小语》中可以看出，他

对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要点为：

1. 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

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

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

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

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

见，无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

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

制利用它，而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

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

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

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这一科学分析和

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 1960 年 9 月

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冲毁两

岸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 1996 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

《黄河大移民》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地，四万农

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水力发电工程学

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

对不起你们”。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 1966 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

34 亿立方米，占库容 44. 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

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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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

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

重新打开。1972 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 13. 6 公

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的《改修黄河三门峡坝工的原理与方法》一文，1964 年 9 月由水

利部印发，但未得采纳。虽然如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不得不从 1965 年

动工改建，1973 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

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他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而建

坝者则认为须拦沙上游，以防止下游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坝以后，由于泥沙

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

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

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1973 年初，他为此再次致信当时的总理周

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事实再次

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论断，改建工程未能解决建坝给上游带来的灾难。2002

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级官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

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

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

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但是认识这一规律，并

向人们大声疾呼的黄万里却被定成了右派。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

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毛泽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对三门峡筑坝问题，黄万里感到言犹

未尽，他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1957 年 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

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他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

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在校党委向他

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

绕着太阳转！

《花丛小语》仅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

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

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内

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十六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

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的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而这正是他最感痛心

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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